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初383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6号。

法定代表人：欧名宇，检察长。

出庭检察人员：陈宏，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

出庭检察人员：薛志英，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被告：刘邦亮，男，汉族，1965年1月25日出生，现羁押于广州市花都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卡方，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欣，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因被告刘邦亮生产、销售假盐，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向本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4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将案件受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8年2月9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陈宏检察官、薛志英检察官出庭参加诉讼，经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并经被告刘邦亮同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卡方律师、张颖欣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邦亮通过远程视频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在对被告刘邦亮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一案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存在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形。经调查，自2016年6月开始，被告刘邦亮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小坪安达路自编83号仓库内，利用购进的工业盐生产包装假冒“XX”牌注册商标食盐的假盐，后批发给蔡任经等人销售。同年10月18日，被告刘邦亮在上址生产假盐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并缴获生产的假盐产品6.42吨、半成品、包装材料及生产工具1批。经抽样检测，所检样品的碘含量均不符合GB2687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要求。经统计，被告刘邦亮生产、销售的假盐共计100余吨。上述事实已经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刘邦亮的行为已被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至2019年10月17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4月11日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出穗检民建[2017]5号《检察建议书》，建议该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2017年4月13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就刘邦亮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违规生产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假冒伪劣食盐产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检察日报》进行公告，督促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为一个月。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于2017年4月21日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送达《关于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的复函》(粤消委[2017]24号)，决定不对被告刘邦亮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一案中存在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至今，本案亦无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刘邦亮违反《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一条规定关于食盐定点生产、专营专卖的规定，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原料生产食盐且未进行加碘供应，对外销售时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属于《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盐产品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危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被告刘邦亮的供述，被告刘邦亮共生产、销售食盐共100余吨，每吨假冒“XX”牌食盐的价格为1200元，经测算，被告刘邦亮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盐产品的总价款最低约为120000元(100吨×1200元／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被告刘邦亮处以价款十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即被告刘邦亮应承担人民币1200000元的赔偿金，并在广东省级以上电视台及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道歉。

食用非碘盐、工业盐等不符合规定的食盐危害巨大，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健康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等必须依法受到保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职责。鉴于受损害的消费者众多且无法确定，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又拒绝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故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刘邦亮支付其所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食盐产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1200000元(上述款项上缴国库)；2.请求判令被告刘邦亮在广东省级以上电视台及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道歉。

被告刘邦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同意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当庭出示了其履行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有关证明材料，以及来自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诉讼卷宗中的刑事判决书和被该判决书所采信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鉴别报告、专家说明函等证据材料。

被告刘邦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明材料和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刘邦亮没有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卡方律师当庭出示了其下载于“XX”牌商标所有权人广东盐业公司网站无碘盐销售的广告材料，意欲证明无碘盐食用的无害性。

被告刘邦亮辩称其仅有生产行为，没有销售行为。其生产假盐的行为有可能侵害了有些人的身体，但只是一种可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指控我。不能因为这种可能就追究我的责任，因为没有因果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卡方律师当庭发表了主要辩论意见，张颖欣律师发表了补充辩论意见，庭后，两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共同署名的书面代理意见。本院综合辩论意见如下：一、本案存在少列诉讼主体的情况。(一)蔡任经、郑崇宾应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在(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有关材料显示该案还涉及到蔡任经、郑崇宾。因此，本案的主体至少应为刘邦亮、蔡任经、郑崇宾三人。(二)若蔡任经、郑崇宾列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由于蔡任经、郑崇宾为有关刑事案件的有关人员，其在被告刘邦亮制造、销售假冒伪劣食盐的过程中，参与了销售的环节，该两人清楚知道有关假冒伪劣食盐的销售情况。而有关假冒伪劣食盐的销售量是本案公益诉讼请求的主要事实依据。因此，把两人列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有利于查明本案的主要事实。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邦亮生产假冒伪劣食盐的行为对消费者造成实质侵权的结果，即不能证明被告刘邦亮的行为已经对消费者构成侵权。本案为侵权之诉，除了需要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以外，还需证明侵权行为已经造成侵权结果的发生，且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刘邦亮侵权的程度及侵权的范围。1.本案被告刘邦亮侵权行为程度难以证明。被告刘邦亮侵权行为实施时间较短。被告刘邦亮自2016年6月开始生产假冒伪劣食盐，于2016年10月被逮捕，其生产假冒伪劣食盐时间只有4个月。有关假冒伪劣食盐流通到市场最长的时间为4个月。2.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假冒伪劣食盐已经在市场上被消费者购买并食用的数量，无法证明其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如前文所述，根据(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书的内容，仅能确定被告刘邦亮生产了100吨的假冒伪劣食盐，但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有多少假冒伪劣食盐已经流通到市场、通过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方式被购买使用。因此，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邦亮的行为已经对有关消费者造成实质的侵权结果的发生。1.并非所有消费者食用缺碘盐都会出现缺碘症状。(1)根据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一般来说，缺碘地区居民只要持续半年食用非碘盐会出现响应缺碘症状。”因此，即使在缺碘地区，只有长期食用缺碘盐才会对消费者造成侵权结果。(2)根据食用盐的一般消费习惯，一袋400g的盐，对于一个一家三口的家庭，可以使用1个月。而消费者一般没有屯盐的习惯，都是用完一包买一包。因此，同一个消费者连续半年食用本案所指假盐的可能性不大。2.退一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消费者提出其因食用涉案假冒伪劣食盐而出现有关缺碘症状。而且，有关食用缺碘盐所产生症状的研究、报告等仅是一个概括的结论,并不能够完全套用到个案。（三）在广盐食品专营店的官网上也有销售不含碘、未加碘的食用盐。可见，不含碘的盐也是可以供人食用，并不是所有人食用无碘盐都会产生不良反应。（四）即使有消费者提出其出现缺碘症状，目前为止，公益诉讼起诉人也没有就消费者出现缺碘症状与被告刘邦亮生产假冒伪劣食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三、退一步说，本案的诉讼请求中关于赔偿金额的计算需要有明确的假冒伪劣食盐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但本案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其所主张的赔偿金额不正确。（一）本案无证据证明有关假冒伪劣食盐流出市场的数量。1.有假冒伪劣食盐成品6.42吨、半成品在被告刘邦亮被捕时已经被查封，并没有流出市场。对于该部分数量，应当在计算涉案假冒伪劣食盐销售量时予以扣除。2.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邦亮生产的假冒伪劣食盐已经全部流出市场。如前文所述，由于诉讼主体的漏列导致有关本案的主要事实无法查明。3.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针对食盐的相关司法解释，是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两罪对被告刘邦亮进行处罚的。本案是判处3年，并且定为非法经营罪。按照司法解释，根据20吨的界限，白云区法院在查明其实际生产、销售时所能确定的吨数应该是在20吨上下的幅度。因为案件是按照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程序进行，有可能吨数超过20吨，因为他认罪态度好，给他进行减刑，但是也达不到100吨的标准。(二)公益诉讼起诉人无证据证明有关假盐流出市场的价格。根据(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书的内容，该判决仅对被告刘邦亮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盐的数量进行了确认，但没有对每吨的售价进行确认。(三)公益诉讼起诉人无证据证明消费者购买有关假盐的损失。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如果有关食品的价款不能确认的，可以按消费者的损失计算。但如前文所述，有关损失的金额本案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四)(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书已对被告刘邦亮作出了并处罚金8万元的处罚。根据法律规定，非法经营罪的罚金为违法所得的1—5倍。即，判决认定，本案有关假冒伪劣食盐的价格为16000—80000元，而不是120000元。四、对被告刘邦亮主张有关赔偿金，与一事不再罚原则相背。(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本案被告刘邦亮作出了并处罚金8万元的处罚。刑事判决书上的罚金与本案赔偿金都具有惩罚性质，现在公益诉讼起诉人对本案被告刘邦亮同一个行为再追究其赔偿责任的做法，与一事不再罚原则相背。五、关于要求被告刘邦亮在广东省级以上电视台及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道歉的要求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针对被告刘邦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辩论意见，公益诉讼

起诉人指派的陈宏检察官当庭发表了主要辩论意见，薛志英检察官发表了补充辩论意见。本院综合辩论意见如下：一、被告刘邦亮独立实施了一整套生产、销售行为。刑事诉讼庭审查明，被告刘邦亮在多个工业用盐经销商处购买工业用盐，之后经过简单的分包，将假冒的“XX”牌食盐，通过自己名下的两部运输车辆进行运输，直接销售给不特定批发商，并由批发商直接将款项打入自己账号。尽管刘邦亮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销售商，但其贩卖给批发商的行为不影响对他有销售行为的认定。刘邦亮以非碘盐充当碘盐，以工业用盐等非食用盐充当食盐进行非法经营，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据此，检察机关以处罚较重的非法经营罪起诉刘邦亮。二、本案不需要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刘邦亮在讯问笔录中供述，他除了贩卖给蔡任经、郑崇宾外，还卖给了不知姓名的其他人。刘邦亮认为自己既是老板又是打工者，没有伙同他人共同犯罪。既有证据显示，刘邦亮和批发商之间并非合作关系，不构成共同侵权，批发商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因此没有必要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三、关于刘邦亮销售假盐的数量问题。刑事诉讼证据显示，刘邦亮除向贾某某购买125吨以上工业用盐外，还向汪某某购买过工业用盐，刑事判决书认定刘邦亮销售假盐100余吨。刘邦亮仅对购买的工业用盐进行简单包装，没做其他太多处理，相信损耗是比较少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仅以最低数100吨来计算销售数额，不应再扣除缴获的假盐6吨多。四、关于刘邦亮销售假盐对消费者的损害与及其责任问题。食盐是老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不仅为我们带来味觉感受，更对维持人体机能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甚至整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国家对餐桌上的食用盐制定了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法分子将本应作为化工、皮革等工业用途的工业盐用作食用盐，将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极大损害风险。特别是在特定缺碘地区，消费者食用未加碘的假冒伪劣食盐产品后，罹患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根据专家证言，广东省属于缺碘地区，实行的是强制性加碘的食品安全政策。缺碘地区的居民只要持续半年使用非碘盐，就会出现相应的缺碘症状，例如甲状腺肿大、婴幼儿智力发育迟滞等疾病。但确实有少数特殊人群需要使用不加碘盐，过去是按照医生的处方到定点的场所去采购，去年食盐政策调整后，市场上确实有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的不加碘盐的销售，但必须是经过严格生产工序并符合食盐标准的产品。根据法律的规定，工业盐只能用于纯碱、烧碱的原料盐，以用于制造皮革、染料、陶瓷、玻璃等用途。工业盐可能含有重金属、水不溶物和其他杂质，出厂之前不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一旦食用对健康威胁极大。刘邦亮用工业盐假冒食用盐是有害的，再冒充加碘盐是害上加害。根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我省居民每天食用盐平均只需8克，若按刘邦亮生产、销售假盐100吨的数量计算，直接影响的人群高达1250万人次。刘邦亮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城乡结合部销售假盐，终端流向会是一些夜宵摊、餐馆饭店等各种饮食行业，其影响面、涵盖面相当之广，且持续时间较长。一些不知情的人甚至是缺碘的人，长期食用会对身体造成潜在性损害。这种潜在性、风险性的损害，应属于对消费者损害的广义范畴。虽然没有消费者向刘邦亮主张过权利或提起诉讼，有可能是消费者没有及时发现身体的损害，即使消费者感到身体不适，也可能不会意识到是食用假盐所致。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刘邦亮生产、销售假盐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后果。尽管刘邦亮被判处刑罚和罚金，但并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两种责任不相冲突，不能涵盖。五、关于公开道歉的法律依据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等规定，赋予起诉人可以请求被告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本案是消费公益诉讼，刘邦亮销售100余吨假盐的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其只有公开赔礼道歉，才能达到《侵权责任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目的。

根据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和已被刑事判决书确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自2016年6月开始，刘邦亮租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小坪安达路自编83号仓库作为生产窝点，使用购进的工业用盐作为原料，生产假冒注册商标“XX”牌加碘食盐并批发销售给蔡任经、郑崇宾等人。同年10月18日，刘邦亮在上址生产假盐时被民警抓获，并缴获生产的假盐成品6.42吨、半成品、包装材料及生产工具1批。广州市公安局委托国家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现场扣押的500g和400g普通食用盐进行含碘量质量安全鉴定。2016年11月4日，该中心出具2016843、2016844号检验报告，认定两样品的碘含量均﹤1mg/kg（GB5461-2000标准为18-33mg/kg），判定结果均不合格。2016年11月24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书面意见载明：广东全省普遍缺碘，故自1996年开始实施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一般来说，缺碘地区居民只要持续半年食用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会出现相应的缺碘症状。当然，所在地区缺碘的严重程度不同，对人体的危害不同；缺碘发生的年龄时期不同，对人体的危害也是不同的。1.轻度缺碘地区长期食用非碘盐，主要造成人体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及胎儿、婴幼儿和儿童的智力发育受损。2.在严重缺碘地区长期食用非碘盐：(1)胎儿期缺碘会造成：孕妇早产、流产或死胎的发病率增高；先天畸形或异常的发病率增高；围产期和婴儿期的死亡率增高；神经型克汀病：智力缺陷、聋哑、痉挛性瘫痪和斜视；粘肿型克汀病：智力缺陷、身材矮小、神经运动障碍。(2)新生儿期缺碘会造成：新生儿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功能低下、智力受损、克汀病等。(3)儿童和青少年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肿大、亚临床克汀病、青少年甲状腺功能低下、智力缺陷、体格发育落后、单纯聋哑。(4)成年期缺碘会造成：甲状腺肿大及其并发症、甲状腺功能低下。刘邦亮在接受广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民警讯问时，供述其仅生产销售包装量分别为500g和400g的“XX”牌假盐，生产销售至少有100吨并以每吨人民币1200元销售给客户。2017年8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认定刘邦亮的上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没收缴获的假盐成品、半成品等扣押的物品。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4月1日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会对刘邦亮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盐侵犯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同年4月21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复函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对刘邦亮的上述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2017年4月13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进行公告，督促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受理本案后，亦对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但直至开庭前，无任何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刘邦亮生产销售不符合食用盐标准的盐进入食用盐市场，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履行了督促相关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诉前程序及本院公告的指定期限内均无任何有权机关和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形下，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整理争议焦点如下：是否应追加当事人；刘邦亮所售假盐的数量和总价款如何认定；刘邦亮是否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赔偿金额如何确定；刘邦亮是否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是否应追加当事人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因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第二款同时规定，“消费者仅起诉销售者或者生产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刑事诉讼中，刘邦亮虽陈述其生产的假盐贩卖给了案外人蔡任经、郑崇宾等人，但由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本案中诉请刘邦亮赔偿的是支付假盐总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而非一般的补偿性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补偿性赔偿金是对消费者实际损失的填平，与损失价值相关。消费者请求支付补偿性赔偿金的，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因此，补偿性赔偿金的支付不问主观过错。而惩罚性赔偿金是在支付补偿性赔偿金后，法律强制要求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销售者，另外向消费者支付的明显超过实际损失、具有剥夺性的赔偿金额。就本案而言，该惩罚性赔偿金如要销售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必须以销售者“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销售为必要条件。刑事诉讼证据材料没能证明案外人蔡任经、郑崇宾等人明知而为销售假盐，也没有他们分别销售假盐数量的证明材料，从而确定其连带责任的份额。因此，既有情形下，没有必要追加销售者为共同被告。由于本案的裁判结果与蔡任经、郑崇宾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也没有追加他们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事实和法理基础。对周卡方律师、张颖欣律师主张本案应追加案外人蔡任经、郑崇宾为当事人的辩论意见，本院不能采纳。

二、关于刘邦亮所售假盐的数量和总价款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刑事诉讼中，刘邦亮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生产销售的假盐至少有100吨，每吨1200元，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111刑初1217号刑事判决亦认定刘邦亮生产销售的假盐共计100余吨。周卡方律师、张颖欣律师以该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的年限及罚金数额来反推其生产销售的数量有可能超过20吨，但达不到100吨的标准，总价应该为16000—80000元，而不是120000元。但并没提供足以推翻刑事判决书认定刘邦亮的销售数量和自认的可以推知的总价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该《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追诉标准并不必然对应刘邦亮被判处的三年有期徒刑。被判处的八万元罚金，是法院根据其可能的违法所得情况予以酌定的。所得涉及净利，依据罚金的倍数，只能推导出刘邦亮销售假盐可能所得的净利，不能推导出其销售假盐所得的总价款。故本院对两位律师的上述辩论意见不能采纳，应采纳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刘邦亮销售假盐应按100吨计算、销售所得总价款应按120000元计算的辩论意见。

三、关于刘邦亮是否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问题

无需多言，刘邦亮以工业盐冒充食用盐，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其犯罪行为危及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也属民事侵权行为无疑。尽管专家证言等证明材料阐明，消费者长期食用非碘盐半年后会显现缺碘病症，刘邦亮的犯罪行为持续不到半年。但消费者缺碘病症的显现必然要经过潜伏的慢性致害过程，这种潜在的危害也属客观存在的损害结果，不因至今没有消费者向刘邦亮主张权利而无视损害的客观存在。损害的发生，源头在于刘邦亮的制假售假。此外，食品侵权属特殊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即使没有食用，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损害后果，也可同时主张退还价款和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即使没有消费者起诉刘邦亮，依法也不能免除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替代性和补充性，是为了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避免消费侵权者的民事侵权责任落空。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刘邦亮应该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辩论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赔偿金如何确定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精神，刘邦亮的犯罪行为可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已经追究刘邦亮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再行追究刘邦亮的民事侵权责任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刘邦亮销售脱手假盐100余吨，没有证据证明有部分被退货、被召回，应按100吨计算货值总价款为120000元，依法需承担总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即12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性质相同的金钱罚，即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竞合时，一般采用轻罚在重罚中折抵的原则处理，以体现惩罚的谦抑，避免惩罚的过度。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同属惩罚性债权，只不过前者是私法债权，后两者是公法债权。根据生活习惯，广大善良的消费者不会因为购买一包食盐而保存购买凭证及其外包装，以备日后诉讼之用。可以想见，至今没有消费者提起民事私益诉讼，今后也不会有。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追缴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应上缴国库，符合实际情况。这样，案涉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发生转化，将事实上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类似，应参照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竞合时相同的处理原则裁断，即刘邦亮被判处的八万元罚金在1200000元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中抵扣，刘邦亮实际支付1120000元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五、关于刘邦亮是否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本案中，刘邦亮销售假盐的行为对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无人主张权利，说明众多消费者仍被蒙在鼓里，刘邦亮更应感到愧疚，应该通过公开赔礼道歉，以示真诚悔罪。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请求判令刘邦亮在广东省级以上电视台及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进行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邦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120000元，由本院缴付国库；

二、被告刘邦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广东省省级以上电视台和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经本院认可的赔礼道歉声明。

案件受理费14560元，由被告刘邦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姜耀庭

审　判　员　　韩　方

审　判　员　　李　琦

人民陪审员　　姚冬湖

人民陪审员　　唐伟珍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美婷

林丽敏

